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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墟裡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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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許多年前一個靜謐的午後， 的電話突然響了。話筒那頭傳來一名

女子的哭聲，哭哭停停，始終說不完話。

接起電話的社工陳怡芳努力保持鎮靜，她拼湊細碎的資訊：一名22歲的女子不堪被

同居男友毆打，現在帶著她3歲的小孩住進婦女庇護所。直到掛上電話前，陳怡芳

才認出她的聲音，那是5年前離開家園的少女�小貓。

「政府要我們好好的照顧她們，我們也照顧了，但是，後來呢？她們離開之後成為

成人，甚至成為母親，她們這一路走來，到底遇到了什麼困難？」陳怡芳儘管不願

多做聯想，但她從小貓身上看見一種童年創傷的輪迴。

小貓沒見過親生父親，從小母親換過不少同居男友，幾乎每一任都強暴過她，甚至

某任繼父還找朋友一起輪暴她，逼她吸食安非他命。她無法忍受這種生活，15歲離

家，為了生存，她在酒店陪酒、應召、援交。而她的母親對這一切知情，卻無法離

開一個又一個的糟糕男人。

小貓最後被送進 ，這是政府為受創兒少織起的最後一道防護網，當家庭

已破碎的失去功能，社工便會將孩子移出，交給其他人照顧。

父與母的罪行不只性侵，還包含其他形式的虐待，它就像一筆龐大的債務，儘管童

年的創傷已事發多年，仍舊深深地壓在孩子身上。我們所訪問的每位安置機構社

工，都竭盡心力地照顧著孩子，卻又不約而同地透露著擔心：我們把孩子照顧好好

的，但他們離開以後怎麼辦？

嚇人的自謀生路

新竹善牧少女之家

安置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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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衛福部統計，每年約有2,600名兒少離開安置體系，其中三分之一是15歲以下

的少年，他們被迫提早進入社會，獨自生活，卻只有不到5%的少年受到政府援助。



105年度，離開家外安置的兒少2607人，但接受自立方案僅137人。資料來源／衛福部社家
署，設計／黃禹禛。 註：自立方案從103年度開始實施。

如果當初將孩子移出是因為家庭徹底無功能，那麼有多少孩子能夠真正返家？《報

導者》進一步詢問社家署，返家後離開的孩子有多少？儘管已立法規定，需針對離

院兒少後續追蹤，但政府機關仍不清楚少年離院後的生活。主責兒少福利的政委林

萬億坦承：「我們沒有一套嚴謹的系統追蹤，可以看到這群孩子的未來發展，這是

一個很大的困境。」

如果說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活在資源匱乏的廢墟邊緣，那麼進入安置的少年，則

是少年裡處境最邊緣，也最需要協助的。

英國從90年代開始關注離院少年的生活。他們的追蹤研究發現，離院後的少年普遍

教育低落、失業率高，而且容易成為年輕父母、高度酗酒、染上毒癮，甚至成為街

友，長期仰賴政府福利系統。

台灣卻到2010年才出現相關研究，實踐大學社工系教授彭淑華接受政府委託調查，

發現離院少年的確存在低薪、低學歷、低技術的情況。即便沒有像國外研究那般成

為年輕街友，但彭淑華不認為沒有這樣的孩子存在，因為「真正狀況不好的孩子，

我們沒有找到，我自己清楚研究的限制在哪裡。」

離院之後，少年能依靠的只剩自己，每天睜開眼都是一場與生存的搏鬥。在育幼院

工作20多年的洪錦芳，她不捨這群孩子離院後的窘迫，退休前創辦了

（CCA），「他們15、16歲離開了，看起來也都回家了，但很快就又出

來流浪了，我眼睜睜的看他們成為小街友、混幫派。」她說。

自謀生路是個嚇人的要求，會讓離院的孩子感到力不從心。

中華育幼機構

關懷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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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是一切煩惱的根源。協助少年自立的社工趙婉婷算過，他們在雙北市每個月的

生活費至少要1萬6千元才夠，「房租跟伙食費我都算6千，這樣就1萬2了，再加上

手機費、交通費、健保費就要1萬6，⋯⋯我還沒算他們的學費，他們大多讀私立的

高職，每學期學雜費要兩、三萬，讀私立大學就更貴了，至少要5萬。」

龐大的經濟壓力，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只有少數非常幸運的孩子，能夠申請到低

收入戶補助。「他們明明就那麼辛苦地一個人生活，而且家人都已經沒什麼功能

了，但 。」婉婷忍不住替少年抱屈。

冠廷是社工口中，少數非常幸運的孩子之一。

母親生下他後離開了，留下他跟70多歲的父親，還有其他4個兄弟姊妹，因為家貧

無力扶養，冠廷4歲就被送進安置機構，直到18歲離開。結束安置後他申請到低收

入戶，能夠補助學雜費跟宿舍的費用，順利地就讀某間私立大學的社工系。

為了兼顧課業與生活，冠廷找了份學校的工讀工作，每個月薪水只有6千，「每分

錢我都要計算要怎麼花，因為到月底都只能剛好打平而已，所以我不能讓自己有任

何意外的支出，我不允許自己生病。」冠廷的大學生活過的相當節制，他從沒跟班

上同學一起唱過歌，直到大二才買了人生第一隻手機，「我根本不敢對未來有什麼

夢想，我每天都在想著要怎麼生存下去而已。」

他們破碎的原生家庭只是運氣糟透的手抽出的一張爛牌而已，還有許多其他的牌要

抽。有些運氣糟的離院少年還沒成年，已經集滿一手爛牌：輟學、毒癮、跟暴力的

朋友混在一起、在低薪的工作裡載浮載沉。

阿國不小心踏入通往貧窮的快車道。我們在台東的監獄初次見他，臉上還未脫稚

氣，說話時得賣力地瞇著眼睛，才能削減近視對他的影響。

計算低收還要算進家人的不動產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50078&FLNO=4


16歲離開育幼院後，他身旁只剩重病做資源回收的阿嬤。老人家無力照顧，他開始

輪流住在朋友的租屋處，做過加油站兼職，也在夜市當過助手，工作總一陣一陣

的，沒工作也沒錢的時候，他靠偷竊維生，但他覺得自己沒什麼價值，不配拿什麼

奢侈品，只敢偷一些食物、零錢跟沒人騎的腳踏車。

他離院後頻繁進出少年監獄，直到最後一次，他順手拿了別人的皮夾，不到兩小時

就被警察找上，他原封不動地交還皮夾，但這次他已經滿18歲，被重判4年送進成

人監獄。「我也想過一般人的生活，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辦法？」他隔著會客

室玻璃對我說。

無法喘息的離院生活

不是所有的離院少年都這樣，會一路墜往監獄，不可否認地，他們是一群堅強的

人，多數的少年都能熬過無家可歸跟牢獄之災，鼓足勇氣地投入陌生的工作世界。

但初入職場仍把他們嚇壞了。有些人害怕打電話、害怕投履歷，害怕被拒絕，害怕

自己無法勝任工作。就算獲得工作，有些人仍止不住擔心，他們害怕被雇主責備、

害怕站上收銀櫃台、害怕面對難搞客人。

低薪的工作讓他們經常徘徊在貧窮邊緣，很少有人能看到長遠計畫的好處。當薪水

只能勉強打平生活開銷，他們最容易捨棄的就是教育這筆投資，但儘管學歷貶值，

職場的回收並不划算，學歷卻又是進入就業市場的門票。

16歲的之翰只有國中畢業，他已經失業兩個月，戶頭裡只剩提不出的18元。失業這

段日子，他每天的行程大致如此：睡到中午才醒，因為可以省去兩餐， 醒來後他沿

著輻射狀的路線投履歷，「我什麼都願意做，只要門口貼有徵人，我就走進去投履

歷，⋯⋯通常聽到他們說『我再拿給店長』，我就知道不會上了啦。」



16歲的少年積極投履歷找工作。(攝影/林佑恩)



他經常一路遞履歷，直到晚上11點才回家，不過投完了5本履歷，卻始終沒人雇用

他。之翰有線條柔和的顴骨，烏黑的眼睛藏在瀏海後面，搭配1米7多的身高，活像

個韓國的明星，但他的體重一度不到40公斤，最窮的時候，他讓自己兩天吃一餐，

晚餐只吃稀飯配鹽巴。

談到家人，之翰說的不多，只提到他從小被父親關在廁所改建的房間裡，四周的門

窗都被釘死，即使白天也透不進光線，房間裡除了床板空無一物，只有角落擺著尿

壺，他的大小便都在不到4坪大的空間裡完成。父親經常在生氣時隨手拿東西往他

身上砸，升上國中後，某次父親抓狂似的拿菜刀要砍他，之翰因此被送進一間緊急

短期的安置機構，一星期後，社工送他回家，但他心裡清楚：這個家回不去了。

童年時期的創傷，容易讓他感受到一種毫無自我價值的感覺，那令人窒息。他曾兩

度有輕生念頭，一次買水果刀被社工發現，另一次他直接吞下整月份的肌肉鬆弛

劑，他事後解釋「我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他被迫承擔與年齡不相符的責任，還有不必要的窘迫。原來，長大的滋味一點也不

浪漫，反而更像一場無法停下腳步的長程馬拉松。

「一直要工作我覺得壓力很大，做一段時間以後我也會想休息一下，可是就是沒辦

法，生活就是不允許，這件事對我來講很辛苦。我也經常問自己，為什麼我做的事

都不像我這年紀會做的事⋯⋯，我才16歲耶，16歲應該是在讀書，應該住在家裡，

不是整天在煩惱工作、煩惱生活，像我現在沒工作就在想：我下個月的房租怎麼

辦？我的生活費怎麼辦？」他說。

就算獲得雇用，他們難堪的處境不見得更好。

僅有一橋之隔，橋的這端是人聲鼎沸的士林夜市，另頭連接的是社子島，隨處可見

資源回收場、鐵皮屋與地下工廠。17歲的萱萱在一家美髮店當洗頭小妹，每天為這



份正職工作超過12小時，一個月休息兩天，她的底薪5千、洗一顆頭只能抽成16

元，必須要洗超過400多顆頭，才能領1萬出頭的薪水。 

女孩的雙手長期泡在水裡以及接觸劣質的髮劑，爬滿蜘蛛網似的細痕。每個人辛勤

工作都是為了領薪水那天，但她說「每次領到薪水我都沒有很開心，因為我知道這

些錢一下子就不是我的。」



17歲少女萱萱在理髮店當洗頭小妹。(攝影/林佑恩)

即便辛勤的工作，她的資金仍出現缺口。領著不到基本工資一半的薪水，在台北根

本難以生活，但一般的金融系統不會服務他們，少年的借貸多依靠朋友或地下貸

款，以債養債，讓貧窮更加惡化。

萱萱的房間藏在洗髮店的夾層，她與室友同住，只分到一張床的大小。在某些脆弱

的時刻，她會想起自己的原生家庭。

她小時候被父親吊起來打，經常吊超過8個小時，小三那年，她在某次父親盛怒下

逃出家，躲進警察局。後來，她被送進安置機構，一路換過7間安置機構與寄養家

庭，沒有人能夠解釋她為什麼被推來推去，她就是這樣一直搬家。但離院後的窘

迫，常讓她後悔多年前的決定，「我常常在想，如果當初我沒有逃出去，我現在會

不會還有個家？⋯⋯就算會被打，但至少還有個家。」

少年精疲力竭，勉強找一份糊口的工作，苦苦掙扎。雇主即使再多抱怨他們的能

力，仍會因為便宜雇用他們，只不過他們升遷無望。我們為這篇文章採訪的離院少

年，許多從事便利店與餐飲業的兼職工，或是工地與農地的短期粗工。

低薪、低技術、取代性高，是這類工作的特色，這在文化大學勞工系李健鴻眼裡是

個不折不扣的「就業陷阱」。他用「烙印效果」來解釋，「年輕人第一個工作是

『 』，對於這個年輕人就是貼標籤，因為這類工作容易失業，要再找

工作很困難。」長期來看，會對他們造成幾個影響，「一是一輩子就業困難，二是

無法轉正職，收入相對少，升遷沒有機會。」

對一般家庭的少年來說，就算在便利商店打工，只要有家庭支持，他們隨時可以離

開這項工作，或者透過家人資助繼續進修，讓自己遠離這道陷阱。

非典型工作



離院少年沒有家人支持，還沒準備好就被推入就業，即使再疲憊也不能喘息。原本

應是做夢的年紀，他們很快就被現實掏空夢想，令人麻痺的無力感湧入，一併奪去

他們改頭換面的能力。

如同我訪問過的少年，他們很難談論三年後的自己，「我已經很久沒有夢想了，我

記得小時候我有很多夢想，我長大想唸電機、想當工程師，現在都忘記了，⋯⋯現

在只想過個平凡的生活，不會餓死就好了。」之翰說。

抱怨對他們是種奢侈，少年們更常把失業與窘迫的生活歸咎於自己，反而是陪在一

旁的社工替他們抱不平。

他們出生的家庭無法選擇，後來被送進機構也沒有選擇，「今天他滿18了，不代表

他就具有生存的能力，但我們的法規就是切在滿18歲，你成年就不關我的事了。」

中華育幼機構關懷協會的社工督導丁子芸，協助離院少年自立將近10年，她常懷疑

自己的工作毫無用處，非常挫敗，「當我們服務這群孩子，政府經常用最低的生活

標準期待他們，好像認為他們可以過日子就好了，⋯⋯我經常會覺得好像養了一群

很不重視自己健康，不重視自己勞動權益的孩子，他們就一直生活在社會底層，很

難翻身。」

難以後追 斷裂的少年服務

台灣從1950年代起陸續設立育幼院，最初是收容戰時孤兒，後來2003年兒童福利法

與少年福利法整併成《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簡稱《兒少法》)，2011年又依據兒

童權利公約精神大幅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簡稱《兒少權

法》），陸續納入家庭無力扶養或遭身心虐待的兒少。至今發展安置體系超過半世

紀，卻直到2011年當時的監委沈美真糾正內政部，未依法照顧離開安置體系的少

年，政府才終於注意到他們離院後的生活困境。



政府很快地做出回應，同年底修改《兒少權法》，針對離開安置體系兒少，各縣市

社會局應後續追蹤輔導至少一年，如果發現有獨立生活需求的少年，可轉由各縣市

承包自立方案的社工協助，由他們提供離院少年生活與租屋補助。



台灣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離院後換成後

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整理／簡永達，設計／黃禹禛。

政府的流程看似完整，實際上仍漏接了不少亟需協助的少年。根據社家署統計，去

年共2,600多位兒少離開家外安置體系，但全台申請自立方案只有180名少年，今年

申請補助的更少到只剩80多名。

面對兩者數據的落差，彭淑華認為問題可能出在後追系統功能薄弱。她經常參加離

院追蹤的會議，聽到一群挫折的社工抱怨找不到孩子，「他們的困難在於，他們跟

這群少年沒關係，尤其針對離園的少年，他（少年）會覺得我幹嘛定期跟你報

告。」

還有一種狀況，因為少年的工作不穩定，經常換縣市工作，社工最後跟丟了。目前

每年由各縣市社會局撥一筆錢，委託給民間單位的社工追蹤，只有少數縣市由社會

局自己做，實務上變成如果孩子戶籍地在台北，後來跑到高雄去工作，台北市社會

局就會委託給高雄的社工，如果再跑到南投就要再委託給南投的社工。就這樣轉來

轉去，最後就跟丟了。

但英國的作法不一樣，離開前半年就有一名社工開始跟孩子接觸，跟他們討論未來

的計畫，即使離院後，這個孩子到外地去工作，同樣由這位社工陪伴，「他們的概

念是，離園之後我就是等同於這個孩子的父母親，父母親怎麼會因為孩子跑到外地

工作，就跟他中斷聯繫了。」彭淑華解釋。

現行的「外包式」社會福利政策，讓政府也將責任外包了，只剩接下追蹤工作的社

工獨自承擔挫折。現行的《兒少法》僅規定，針對離院兒少應追蹤輔導至少一年，

但中央政府沒有編列相關預算，也沒有制定具體的服務流程，導致各縣市落實情況

不一。



據衛福部統計，累計到去年，約有5千多名離院兒少需要後續追蹤，但各縣市編列

的社工人力卻有極大差別，例如資源豐厚的台北市，60多名社工的後追案量是280

人，反觀高雄市後追人數高達620人，卻只委由8名社工追蹤輔導，同時這群後追社

工還必須負擔家庭輔導等其他業務。



離院後追的經費需由縣市政府編列，造成各地方政府落實情況不一，以高雄市為例，105年度
需後追個案620人，卻只有8名社工負責。資料來源／衛福部社家署，設計／黃禹禛。

新北市擁有全台最多需要追蹤輔導的離院兒少，長期以來由兒福聯盟接下這項任

務，儘管契約僅寫明「每個月一次面訪、兩次電訪」，但社工黃巧妮想要做得更

多，卻因為跟離院少年沒有信任基礎，加上「我們能給的資源只有錢，如果他不缺

錢，或是他不想跟我們接觸，那我們真的很難有著力點。」

她遇過一名17歲少女，結束安置後就離開家，她後來選擇跟30多歲的男友同居，即

使黃巧妮有些擔心，但「她就是不需要錢，我們追蹤一段時間之後，也只能消極性

的結案了。」

他們倔強且深諳街頭生存法則，外表看似堅強，但看似穩定的表徵下，隱藏著不穩

定的風險。

丁子芸永遠記得她服務的第一個離院少女。她走進一棟生鏽鐵門的老舊公寓，陳舊

凋敝的黑暗走廊胡亂扯著各類電纜配線，四處彌散著灰撲撲的發霉味，她鼓起勇氣

敲門，女孩從半掩的門口露出頭，她從縫隙看見一名半裸的男人躺在床上。後來，

那名少女用連珠炮的髒話轟走了丁子芸。

兩次、三次、五次，丁子芸反覆去敲門，讓女孩相信社工是真的關心她。女孩後來

能聽進社工的話，她跟男友搬到明亮乾淨的公寓，看似一切都步上正軌了，但丁子

芸仍放不下心，因為少女的工作不穩，經濟上長期依賴男友。某天半夜，丁子芸接

到少女的求助電話，她被男友趕出家裡，一個人帶著所有的行李在街頭遊盪，丁子

芸陪著她坐在路邊，哭了一夜。

「我們做少年工作的，要做到『我們一直都在』，今天不會因為你掛我電話，我就

掛你電話，我們青少年社工要用穩定跟專業去陪伴他們。」丁子芸經常陪伴少年走



完從離院到穩定就業的最後一哩路，她發現少年是最不懂得求助的一群人，需要長

期建立信任關係的社工鼓勵他們，推他們一把。

台灣提供給離院少年的服務，卻是相當斷裂的。他們在安置機構由機構社工照顧，

離院後換成後追社工輔導，如果要自立生活，再轉由自立社工協助，要是少年遇到

就業的問題，再轉由職訓單位介入。

由於切割式的服務及缺乏長期穩定的陪伴，很難看見少年生活的艱難，於是我們只

能說服自己，他們都過得很好。

陳怡芳同樣相信陪伴的力量。她聊起當年小貓的那通電話，其實很多內容已經記不

清了，但她深刻地記得小貓說：「沒什麼事，我只是想打電話來問問看，你還在不

在（家園）？」

那句「你還在嗎？」讓陳怡芳再也放不下對離院少女的責任。在她15年的安置社工

經驗裡，陸續碰過離開的女孩突然按門鈴，問有沒有東西吃？或是突然遭遇車禍的

少女，焦急地打電話說付不出醫藥費。

「那些經驗都讓我們回頭修正，我們要幫還在園的少女做好那些離園準備。」陳怡

芳開始邀請離園的學姊回家告誡學妹：離開後要小心爛男人、要仔細計畫每一分

錢，還有永遠替自己留一筆緊急的預備金。

少女間的互助，也有一種治癒效果。有個女孩從前的願望是當幼稚園老師，但離園

後的窘迫一度讓她忘了夢想，現在她幫其他離園的學姊帶小孩，她跟怡芳說：「那

感覺很棒，我都差點忘了我還會這個。」

如同許多青少年社工共同經歷的，陳怡芳的心情經常像鐘擺般擺盪，她一方面驕傲

離園少女的韌性，卻又經常擔心她們的處境。



「一般的女孩如果跟老公吵架，她還有個娘家可以回，但我們的少女是沒有娘家可

以回的。」她說。

已經是少女之家主任的陳怡芳，一直有個夢想，她希望自己有間大房子，可以讓疲

憊的女孩稍稍喘息，「她們不是要福利依賴，只是需要一個沙發，讓她們累了可以

休息一下，再出去飛。」她接著說「然後，我們會一直在這裡，幫她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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